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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曹曹

风风风

朱希江先生的菏泽情朱希江先生的菏泽情

这个世界那么好
是谁的功劳
是你的 是我的
还是携手的结果

不能忘记的
是先辈流下的汗与血
守护好

他们种下的树
爱惜好
他们打理的山河

有些故事
需要时常讲讲
让传承得延续
有着落

春光多么好
万物都长出了新的骨肉
行走在梨园
每个人都觉着自己是一粒种子
按捺不住
去破土，去发芽

梨花早已理好妆容
一朵比一朵精心
一团团，一簇簇
含苞吐蕊，如云似雪
没有一个空闲的枝头
就连路过的风

都染上了丝绸的光泽

枝干更是两袖清风
用力向上生长
将温暖延伸
人们的目光被洗亮
把自己融入朴素的山色之中

春天
每棵树都活成了千军万马
千万朵滚烫的锣声，铿锵有力
那些躁动不安的灵魂
全都被抚慰

登临金山望眼开，为有层云排闼来。
烟笼古村听翠鸟，风起洙河吹轻排。
秦王避暑洞犹在，汉帝还乡究可哀。
常忆刘邓枪声远，当年火种满目栽。
莫笑农家腊酒浑，绿染新居稚童乖。
喜看麟州又蝶变，共与春景入心怀。

花间细诉

清明祭

登金山感怀

怀念我的高外祖父
2021年 8月 22日，对我来说是个

不同寻常的日子。
我和爸爸、妈妈、姐姐、弟弟一家 5

口人，驱车 50多里路，前往菏泽市牡丹
区高庄镇圈头村，探望爷爷的外祖父，
爸爸的曾外祖父，我的高外祖父曾经
住过的、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两次被敌人放火焚烧，又两次修复的
老房子。

“到了，这就是你们姊妹仨一直盼
望着要看的老老姥爷的家。”

人急车速，还不到半个时辰，我们
就到了目的地。爸爸边说边将轿车停
在一处老宅子大门口。我急不可耐地
抢先从车上跳下来，一下子冲进了栏
栅门敞开着的百年老宅。

庭院里三棵高大的白杨树遮天蔽
日。树下，用土坯和少量砖头垒起来

的低矮老屋：以其青苔满布的房瓦，风
侵雨蚀、凹凸不平的土墙，多处塌陷变
形的屋顶，房檐残缺，棚草腐朽外露的
沧桑，以及屋内四周墙壁上所张贴的字
迹仍隐约可见、虫蛀发黄的报纸，尘埃
厚积、写有“模范”“标兵”等字样的锦
旗，都似乎在竞相向我讲述着它曾经的
主人、当年的鲁西南游击大队大队长、
我的高外祖父杨华，于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时期，召集一群群革命志士在这里
聚集，宣讲革命道理，立下“黑暗就要过
去，黎明就在眼前，打败侵略者，推翻蒋
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坚定信念。

爷爷也曾多次向我讲述，老老姥
爷过去的院子很大，房子也很多，曾经
作为八路军伤病员的临时治疗所，我
的老老姥娘李麦莲担任所长，她的女
儿即我的老奶奶杨克林，则负责给伤

病员喂药、喂饭、站岗、放哨、传递情
报。在这里藏过身、疗过伤、治过病、
吃过饭、开过会的革命老前辈很多很
多。尤其令人自豪的是朱德总司令的
秘书沈毓珂偕夫人化装成商人，自延
安前来鲁西南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
作，发展壮大地方武装。他首先和高
外祖父接头，并在其家里居住下来。
高外祖父听他讲话外地口音，怕其被
人怀疑，便让他装扮成磨豆腐的哑巴，
以防不测。另外，中组部副部长李斌、
解放军二十团团长渐希山等，也都曾
在这个院子里疗过伤、养过病。还有
一批革命英雄豪杰，在此院曾组织、策
划、实施了鲁西南著名的解元集徒手
夺枪、孙寨突围、密送延安使者、化妆
进城震慑国民党顽敌张奎生、深夜大
除歼等一个个惊险的战斗行动。电影

《平原游击队》里的大英雄李向阳，简
直就像是以高外祖父为原型拍摄的。

一股强烈的对革命先辈们的无比
崇敬之情，再次让我深情注视着这座
国宝级的革命老屋，尤其是那房门上
面很是醒目的 6个隶书大字——杨华
同志故居。心里在一遍又一遍暗暗念
叨：尊敬的高外祖父，您在天堂还好
吗？您的五世玄外孙女为你骄傲。您
老人家 1905年出生，我 2005年出生，
相隔整整 100年，您享年百岁去世时，
我还没有出生，无法亲眼看一看您的
音容笑貌。可您的一世英名、累累功
勋，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所作出的巨大
贡献，将彪炳史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
中。我一定继承您的遗志，在中国共
产党第二个百年征程上，作出一个新
时代年轻人应该作出的贡献。

苏成华

袁磊

褚秀云

陈雨婷

张存金

清明节即将来临的时候，一位聊城籍老人
在菏泽的一家医院里溘然长逝，从容走完了 88
年的人生旅程。老人走得很平静，很安详，当那
双阅尽沧桑的眼睛闭上再也不睁开的时刻，那颗
慈善的心也完成了最后一下跳动，纯洁的灵魂即
伴随着知时而至的杏花雨，遽归道山，飘升天国。

这位老人就是曾经担任过菏泽地区文联主
席、聊城地区文化局长的著名作家、美术家朱希
江先生。

朱希江病重告危那会儿，心细的女儿曾委
婉地问及父亲，身后安葬何处。自知大限将至的
耄耋老人，当时没有回答。隔了一夜，第二天早
晨，他对着陪伴在侧的一众亲友，郑重地说了两
个字：菏泽。谁也无从知道，在这个春雨淅沥的
夜晚，面临人生的终点，老人家到底思考了什
么。或许，他想到了千年古县高唐，这里有祖辈
聚居的老屋，有自己出生成长的家园。或许，他
想到了孔子故里曲阜，这里有求学求知的大学风
光，有岁月如歌的蓝色梦想。或许，他想到了江
北水城聊城，这里有职业生涯的最后驿站，有退
休赋闲的夕照晚霞。料定，他想到更多的还应当
是牡丹之都菏泽，这里有他放飞梦想的青春年
华，有他拼搏奋斗的苦难辉煌，有他喜怒哀乐的
人间烟火，有他难以割舍的心心念念。临终之
际，他把漂泊无定的身躯和灵魂，连同最后的想
望和牵挂，都托付给了菏泽这片高天厚土，绝非
偶然。

生前在此安身立命，死后在此安魂定魄。
朱希江先生对菏泽这方热土爱得虔诚，爱得执
着，爱得深沉，爱得长久。朱希江心里明白，菏泽
这片黄土地上，有太多的东西值得他去爱，他的
菏泽情，是终生终世的未了情，生未了，终亦未
了。

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文学事业。作为曲阜
师范学院中文系的高才生，他 1959年 9月来菏
泽工作时，才刚刚 24岁，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对
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他扑下身子走向社会，沉
入基层。先是在菏泽师专的教坛上小试身手，继
而在单县师范的园地里初露锋芒，又在地区文教
局教研室的平台上崭露头角，最后稳定在菏泽地
区文化局文学创作室主任兼《牡丹》文学编辑部
主编的岗位上，一干就是 16年。即使担任地区
文联主席以后，仍然未曾脱离《牡丹》文学。恰恰
是这 16年，是他在菏泽文学田园里耕云种月的
最好季节，也是菏泽文学创作后来居上的最佳时
期，更是他创造人生辉煌的高光时刻。

20世纪七十年代初，菏泽文学创作在全省
还是洼地，平平如也，不见峰峦，甚至可以说几近
荒芜。年及不惑的朱希江，虽然身材瘦削，却个
头高大，性格坚强，是条敢啃硬骨头的汉子。他
坚信，苍天不负有心人，鲁西南这块肥沃的土地，
既然能够长出秀甲天下的牡丹花，也一定能够开
出惊艳当世的“文学之花”。

于是，他走出机关，走出办公室，乘坐公交
车下县城，骑着自行车跑公社，抬动两条腿走乡
村、进学校、转田间地头，足迹遍及全区下辖的九
个县和数百个基层单位。他通过听介绍、座谈、
走访、采风等方式，像传教士传经布道一样，在社
会青年和学生中，播洒文学的福音，激发文学的
自觉。像农艺师选种育种一样，从基层选良择
优，发现有潜质的文学人才，对好苗子精心呵护，

刻意栽培。牡丹花开时节，他还专门邀请汪曾
祺、邓友梅、林雨、王安友、刘知侠等全国一流作
家来菏泽讲课，通过文学大家与文学新人的面对
面交流，让本土作者看到外部世界的精彩，练好
文学创作的基本功。

有位年轻作者生活经历丰富，想创作长篇
小说，但又缺乏信心，他立马给予鼓励指导。由
于经验不足，作者第一部长篇完成后没能发表，
情绪一落千丈。他找到作者促膝谈心，充分肯
定优势，客观分析原因，鼓动作者提振士气，并
建议先从短篇小说写起。在他的悉心关照下，
这位作者重整旗鼓，踔厉奋发，结果一年连中
三元，接连在地属、省属文学刊物发表短篇小
说，其中一篇还获得了山东省首届文学奖。菏
泽作者拿到省级大奖，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后来，这位作者没有辜负朱希江这位恩师的厚
望，持之以恒，笔耕不辍，相继写出了许多优秀
的短篇小说、散文，并出版了影响较大的长篇
小说和散文专著，成了名满齐鲁的一级作家，
还荣任了县级领导职务。这位有志青年的成
功之路，是菏泽那一代作家的一个缩影，他们
的身上，个个都有朱希江的影子。朱希江就像
一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日复一日地在鲁西南
文学的荒原上开垦开拓，犁耙耕种。不知有多
少年轻人，在他的引领下实现了文学梦。不知
有多少被困难和失败击倒的文学青年，在他的
扶持下重新站起来，砥砺前行，最终撞开成功
的大门。有些看似柔弱的小苗，在他的精心浇
灌培育下，长成了亭亭大树。

到 20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菏泽的
文学创作已经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逐渐成长
起一支阵容强大的作家队伍。几乎每个县都有
一到二名在全地区甚至全省数得着的作家带头
人，当时最集中的郓城县就有杨彩云、陈进轩、
刘元高、王锡亮、潘永修、魏天作等重量级作
家。那个时期，菏泽文学创作百废俱兴，异彩纷
呈。各种文体皆备，诗歌、散文、散文诗、剧本、
小说都比较兴旺，特别是一向薄弱的小说创作
竟成一时之盛，长篇、短篇各有千秋。省级以上
刊物发稿接连不断，省级获奖屡见不鲜。菏泽
地区文学创作的势头在全省异军突起，后来居
上。时过三十多年，文学同仁至今还在称道菏
泽文学创作的“朱希江时代”。近年来，菏泽的
文学创作与时俱进，新人辈出，持续向好，想必
与那个时期奠定的坚实基础密切相关。这应当
是朱希江心中一道永远闪光的风景，也是菏泽
文学人心中一抹永不褪色的记忆。

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牡丹》文学杂志。在
菏泽创办本土的文学刊物，为文学界营建自己的
阵地，这是朱希江由衷的愿望。在牡丹之乡办文
学专刊，他认为有一千条理由应该定名为“牡
丹”。当他费尽周折拿回批文以后，刊名让谁题
写的问题，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还是朱希
江深谋远虑，提出了让中国作协老主席、著名作
家茅盾题名的建议。他多次进京，通过郓城籍老
作家、时任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岳野的关系，
终于求得了茅公的墨宝。茅盾题写的“牡丹”二
字典雅秀丽，端庄大方，就像牡丹花一样漂亮。
这让菏泽的《牡丹》文学杂志，从一诞生就携带着
华贵和吉祥，盛装出台，香冠群芳。茅公题字这
段佳话，也成了文学圈常说常新的菏泽故事。

朱希江担纲《牡丹》文学编辑部长达十余
年，他把这个文学刊物视为亲生，百般呵护，最注
重的就是编辑队伍建设和文学精品打造。除了
选用有经验的编辑人员之外，又陆续从山东大学
这样的名校挑选了一部分品学兼优的文科毕业
生，形成了老中青结合、以中青年为主的精英团
队。朱希江组建的这支编辑队伍实力强劲，藏龙
卧虎。后来有三四位优秀的年轻人，带着文学情
怀和山大人的浩然之气，从这里走出来，走上了
县长、县委书记、省级党报总编辑的岗位上，走到
了县级、厅级的职务上。

《牡丹》文学十分注重发表本土作家作品，
为菏泽作家打造提升内功的平台。菏泽许多有
成就的作家，处女作大都是在这里推出的。可以
说，《牡丹》文学是成就菏泽作家的第一块基石，
在培育英才、打造精品方面，一直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牡丹》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一直是朱
希江生前念兹在兹的一个心结。数十年来，一茬
又一茬的编辑团队精耕细作，筚路蓝缕，把这个
土生土长的文学期刊打造成了菏泽文学界的伊
甸园。

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人文历史。在菏泽工
作 30年，他走遍了菏泽的山山水水，饱览了菏泽
的风物景点。他为菏泽丰厚的文化底蕴而振奋，
也为菏泽秀美的自然风光而赞叹。“歌诗合为时
而著，文章合为事而作”，富有人文情怀的作家朱
希江，数十年如一日，饱蘸激情和汗水，抒写菏泽
的历史风物和自然风光，下笔所至，几乎都是菏
泽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九曲黄河从这里流过，波浪翻滚，奔腾不
息。经过治理的黄河由害变利，滋养百姓。他
为此引吭高歌，用雄浑的诗句，写下了《黄河岸
边的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鲁西南平
原，吹熟了黄河滩区的庄稼，吹满了农家小院的
粮仓，吹鼓了老百姓的腰包。他为此欢欣鼓舞，
妙笔生花，用优美的散文，写下了《柳絮儿》《春
满牡丹乡》。牡丹是菏泽市的名片，牡丹花会是
菏泽人民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谷雨三朝看牡
丹，荟萃了许多奇绝美妙的牡丹故事。他对此
心领神会，每每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持，用神来之
笔，写下了亦真亦幻的《牡丹仙子》。郓城是水
浒故事的发源地，是水浒英雄的故乡。梁山一
百零八将，七十二名在郓城，黄泥冈七星小聚
义，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名扬天下的水浒传奇，
为菏泽这块古老的土地注入了英雄本色，点
染了豪杰气派。在高唐古县长大的朱希江，
对水浒故事情有独钟，对水浒英雄敬佩有
加。他用如椽大笔，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水浒
英雄谱》，撰写了上下集的《水浒外传》，为水
浒英雄和英雄的故乡树碑立传，壮声助威。

朱希江爱的是菏泽的牡丹花。徜徉在菏
泽的岁月里，他从万顷花海中吟唱着诗歌步
入文坛。年年与牡丹花相依相伴，耳鬓厮磨，
牡丹的丰姿早已融入到生活里，牡丹的芳香
早已浸透到骨子里。于是乎，他把写诗、写散
文的创作经验与绘画创作相融合，用写诗写
散文的手，精心描摹牡丹。因为他善将诗文
意象融入丹青，不拘泥于对客观物象机械地
复原，而是灌注作者的主观审美追求和审美
情趣，故而其小写意牡丹独辟蹊径，一反浓艳
媚俗之风，巧夺天资天籁之趣，灵动飘逸，端

庄典雅，独标高格，雅俗共赏。朱希江先生毕竟
是作家本色，他的画原本就是纯粹的文人画。
之所以超凡脱俗，主要得益于数十年浸淫牡丹
之乡，反复体察揣摩，对牡丹早已烂熟于心，成
竹在胸。境由心造，画由心生，此之谓也。“悟到
万物造化处，便遣春风入画屏”“留住花乡好光
景，雍容半敞是天机”，朱希江当年题牡丹的诗
句，早已道出个中三昧。

朱希江先生把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
奉献给了菏泽。他在这里安家立业，娶妻生子，
他在这里吃喝拉撒住行睡，他在这里柴米油盐酱
醋茶。他最疼爱的小女儿就嫁在了菏泽，与菏泽
人结成了亲家，更是亲如一家。他的晚年，特别
是生命的最后几年，就一直住在菏泽的女儿家
里，安享菏泽的阳光，呼吸菏泽的空气，触摸菏泽
的牡丹，亲近菏泽的朋友。

朱希江始终不渝地爱菏泽，菏泽人更是发
自内心地爱他。2010年5月，菏泽人把已经离开
20年的老朋友请回来，在菏泽美术馆举办了“朱
希江牡丹书画作品展”。菏泽各级领导大力支
持，文学艺术界同仁踊跃参与，观者云集，好评如
潮，引起一时轰动。由作家而华丽转身的朱希
江，以画家身份出现在菏泽人面前，迎接他的是
鲜花和掌声，又着着实实地火了一把。75岁的
朱希江带着他心慕手追的“牡丹姑娘”，风风光光
地走了一回娘家。

2018年是菏泽人奉送给朱希江的“大年”，
这一年，朱希江连续两次在菏泽风光出场，精彩
亮相。一次是 5月份，菏泽市作协授予他首届
文学突出贡献奖。另一次是 12月份，菏泽市政
府授予他首届牡丹文艺奖突出贡献奖。都是为
了表彰他曾经为菏泽文学发展所做的突出贡
献。83岁的朱希江手捧鲜花，激动地登上领奖
台，用颤抖的声音倾吐了肺腑之言：“我离开菏
泽已经 28年了，菏泽人还记着我这个平平常常
的人，还不忘我做的那点微不足道的事，还给予
我这样的荣誉和奖励，真让我感激万分。菏泽
党政领导对文学工作的重视，菏泽文学界对我
的厚爱，菏泽人的真诚和厚道，让我刻骨铭心，
终生难忘。菏泽人民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在菏
泽工作生活了 30年，值了！”这位文学老人眼含
泪花，躬身长揖，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那
一刻，菏泽人与这位外地人的心，又一次同频共
振，交相呼应。

2021年春节前夕，菏泽市作协负责人带队
来到朱希江在菏泽住的女儿家中，代表全体作
家向他拜年，送去了菏泽人的慰问和祝福。朱
希江怀抱鲜花的照片发在了市作协的公众号
上，许多作家都从网上看到了那张被鲜花映红
的笑脸，分享了他笑容中的千般感谢、万般慈
祥。未曾想到，这竟是老人家生命中的最后一
个年。

朱希江先生在医院病重弥留期间，市作协
及与他关系比较亲密的几位同志都守在身边，与
他的亲属一起，陪伴他度过了临终的时光。老人
告别尘世的最后一眼，看到的不仅仅是家人，还
有代表了千万菏泽人的挚友。此情此景，逝者当
应瞑目，生者堪可告慰。

朱希江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安排在定陶德
孝生态陵园的殡仪厅里。灵堂荧屏显现着朱希
江的遗像，依然是菏泽人熟悉的那张笑脸，音容
宛在，更感亲切。花圈环侍，哀乐低回，寄托着无
尽哀思。挽联高挂，礼幛低垂，表达着无限景
仰。菏泽文化主管部门的代表来了，菏泽文学界
的老作家、年轻作家来了，逝者的生前友好来了，
他们共同祈愿这位为菏泽文学做过好事的好人
一路走好。聊城文化界的代表来了，高唐老家的
乡亲来了，他们共同护送这位从家乡走出来的骄
子入土为安。或许，菏泽人对这位游子非同一般
的尊敬，也让家乡人感到了荣光。主持人介绍朱
希江生平的时候，用低沉缓慢的语调，说出了菏
泽人对他的评价：“朱希江先生在菏泽文学界德
高望重，有口皆碑。在大家心目中，他是菏泽当
代文学的保姆，是推动菏泽文学事业发展的元
勋，是一位忠诚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无私奉
献的文化干部，是一位辛勤耕耘的园丁，是一位
诲人不倦的良师，是一位忠厚善良的长者，是一
位慈善可亲的老人”。此时，整个灵堂里鸦雀无
声，一派肃穆。

灵堂的墙壁上，高挂着一副菏泽友人的挽
联：“始于曹州，终于菏泽，德望孚众，牡丹乡里称
楷模；精于文学，长于丹青，才华卓著，作家群中
是良师”，这是对他一生的概括。是的，朱希江的
职业生涯开始于菏泽，他的生命也终结于菏泽。
这样一位“楷模”和“良师”，最终选择永久留在了
菏泽，长眠在盛开牡丹花的黄土地上。

是啊，有文学、有牡丹的地方，永远不会寂
寞。

李保珠李保珠 摄摄花开盛世花开盛世


